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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勰的家世生平和著作

顾　农
(扬州大学 文学院 , 江苏 扬州　223300)

　　摘　要:刘勰出身于一个逐渐衰败的世族高门 ,东莞刘氏在萧齐时代严重衰落 , 入梁后稍有转机。刘勰的

不婚娶既表明他家族的衰败 ,也表明他不甘于婚姻 “失类”。刘勰依僧祐研究佛学则既有思想学术上的原因 ,

也不无 “托附”方面的考虑。他除了用本名写过若干与佛教有关的文章以外 , 还为僧祐代笔写了不少东西 。刘

勰的专著有《刘子》和《文心雕龙》, 前者的著作权有争议 ,但其中的立言与刘勰有着密切的关系;后者自是伟大

的文学理论名著 ,而其书名则表现了他的佛学修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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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一

《文心雕龙 》的作者刘勰(465? ～ 521?)在中

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位前无古人 、后少来者

的伟大人物 ,可惜关于他的家世和生平 ,现在所能

知道的并不甚多 。据《梁书 》本传及 《宋书 ·刘穆

之传》,他的远祖可追溯到西汉的齐悼惠王刘肥 ,

家族中的近代名流则有刘宋的开国重臣刘穆之 、

司空刘秀之等;但他本人所在这一支则比较弱 ,祖

父刘灵真似无名位 ,父亲刘尚也只做到越骑校尉 ,

到刘勰时代则更为衰败萧条 。所以 ,刘勰虽出身

于东莞刘氏这样的士族高门 ,而到他这一代简直

同寒门相当靠近了。

在南朝 ,士 、庶的界限相当严格 ,但其间也有

变迁 ,破落已久的士族有时候就会被在位的高官

斥为寒士 ,典型的例子如东晋的杨佺期 ,其人乃是

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 , “自云门户承籍 ,江表莫比 ,

有以其门第比王珣者 , 犹恚恨;而时人以其晚过

江 ,婚宦失类 ,每排抑之 ”(《晋书 ·杨佺期传 》)。

弘农杨氏衰败已久 ,到这时更进一步式微了。 《晋

书 ·桓玄传 》称 “佺期为人骄悍 ,常自谓承籍华胄 ,

江表莫比;而(桓)玄每以寒士裁之 ,佺期甚憾 。”长

期衰落的士族就这样被人们看成了寒门。学术界

有一派颇具 权威的意见 , 认为刘勰出身 庶

族
[ 1] (P1 -26)

,笔者不敢同意 ,就是出于对那时实际

情况的上述考量。

东晋南朝的士族高门一般来说是在魏晋时代

的政局动荡中新兴起来的 ,这些家族的厉害之处

在此后不断推出人才 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

持住了该家族在政治 、经济 、文化上的巨大优势 ,

基本上不受时局变化 、朝代改换的影响 。如琅琊

王氏 、陈郡谢氏 、太原王氏等等家族就是如此 。这

种情形到齐梁时代虽然有了一些变化 ,但基本格

局未变 ,如琅琊王氏仍然立于不败之地 ,沈约曾经

感慨地说过 “吾少好百家之言 ,身为四代之史 ,自

开辟以来 ,未有爵位蝉联 ,文才相继 ,如王氏之盛

者也 ”(《梁书·王筠传》)。东莞刘氏当然不能与

琅琊王氏相比 ,但也还能维持住某种家族的优势 。

刘勰之高祖有好几个儿子 ,其中的刘爽有一个孙

子名叫刘岱(刘勰的堂叔),他的墓志于 1969年在

江苏句容出土 ,完好无缺 ,后来发表在 《文物 》1977

年第 6期上。从这份墓志中人们得知 ,刘岱的高

祖刘抚官至彭城内史 ,曾祖刘爽为山阴令 ,祖父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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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道(按即刘灵真之父 ,刘勰之曾祖)为余姚令 ,父

刘粹之为大中大夫 ,刘岱本人则是山阴令。从这

一可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 ,东莞刘氏的这一

支到齐代(刘岱死于永明五年)尚能维持其宗风

不坠。

一般来说 ,一个士族家族想要维持其传统的

优越地位 ,必须不断地推出人才 ,在官爵和文才两

个方面保持其优势地位。语云 “君子之泽 ,五世而

斩 ”(《战国策 ·赵策 》),后代子孙想完全凭借高

贵的血统过日子 ,即使在中古时代也是行不通的。

但是要做到在多少代当中始终人才辈出 ,并且有

适当的机遇 ,很不容易;不少家族因为政治或其他

原因衰败下去 ,他们的后裔往往被人看不起 ,甚至

像杨佺期那样被斥为寒士就是典型的一例 。刘勰

家族中的某些分支不幸而正是如此 。 《南史 ·刘

详传》载 ,刘穆之的曾孙刘详(刘勰的堂兄弟)“少

好文学 ,性韵刚疏 ,轻言肆行 ,不避高下 。齐建元

中 ,为正员郎 。司徒褚彦回入朝 ,以腰扇障日 ,详

从侧过 ,曰`作如此举止 ,羞面见人 ,扇障何益 ?'彦

回曰 寒̀士不逊!' ”褚渊(彦回)斥刘详为 “寒士”,

便十分触目地表现出对于业已衰落的刘家这一支

派的藐视。刘详与刘勰为同宗兄弟行。褚渊自高

自大 ,曾经不止一次地斥责士族衰门为 “寒士 ”,

《南史·谢灵运传 》载:

司徒褚彦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 ,阁道

坏 ,坠水 ,仆射王俭惊跣下车。谢超宗拊掌笑

曰:“落水三公 ,坠车仆射。”彦回出水 ,霑湿狼

藉 。超宗先在僧虔舫 ,抗声曰:“有天道焉 ,天

所不容 ,地所不受 。投畀河伯 ,河伯不受。”彦

回大怒曰:“寒士不逊 !”

谢超宗(? ～ 483)是谢灵运的孙子 ,本人极富

于才华 ,但陈郡谢氏自从灵运被杀后迅速衰落 ,以

致其子孙也被得势的权贵所轻视。

东莞刘氏的地位本不足与赫赫有名的陈郡谢

氏相提并论 ,但在刘宋时一度颇盛。在西晋末年

渡江南下的中原冠带百家之中 ,最显赫的是王 、

谢 、萧 、袁诸家① ,东莞刘氏不与焉;可是刘氏分支

中刘穆之这一支甚强 ,机遇也比较好 ,穆之本人为

刘宋佐国元勋 ,封南康郑公;其长子虑之官至员外

散骑常侍 ,中子式之为黄门侍郎 ,少子贞之为中书

黄门侍郎 ,都位居清要。刘仲道 -刘秀之这一支

也还比较强 ,而到刘灵真 -刘尚亦即刘勰的祖父

和父亲这一分支便相形见绌了 ,在萧齐时代趋于

衰落 。整个东莞刘氏在萧齐一代都呈现衰败

之势②。

二

关于刘勰本人的生平经历 , 《梁书 》有一份比

较简单的传 ,开头部分有云:

勰早孤 ,笃志好学 。家贫 ,不婚娶 。依沙

门僧祐 ,与之居处积十余年。

早孤使刘勰失去依靠 ,估计他想与士族高门

攀亲已经相当困难 ,而高贵的出身也使得他不愿

意随便婚娶以至于失类 ,于是只好当他的单身

贵族 。

关于刘勰何以入建康定林寺依沙门僧祐 ,或

谓是为了避免租课徭役 ,其实刘勰虽然早孤 ,但作

为已故越骑校尉(秩二千石 ,官居四品)的儿子 ,他

是享受特权无须纳课服役的;估计他依僧祐是为

了研究学问特别是佛学 ,同时可能也有通过僧祐

之助进入仕途之意 ,这一点不妨留到后面再说。

总而言之 ,刘勰可以说是一个破落户的子弟 。

鲁迅先生说过 ,中国文坛上历来有两大类子弟:破

落户和暴发户 ,尤以破落户子弟为多:“要说专仗

笔墨的作者 ,首先还得求之于破落户中 。他先世

也许暴发过 ,但现在是文雅胜于算盘 ,家景大不如

意了 ,然而又因此看见世态的炎凉 ,人生的苦乐 ,

于是真有些抚今追昔 , 缠̀绵悱恻 '起来。 ……然

而破落户到了破落不堪的时候 ,这两户却有时可

以交融起来。如果谁有在找 词̀汇 '的 《文选 》,大

可以查一查 ,我记得里面就有一篇弹文 ,所弹的乃

是一个破落的世家 ,把女儿嫁给了暴发而冒充世

家的满家子:这就足见两户的怎样反拨 ,也怎样的

联合了。”
[ 2] (P341-343)

刘勰的故家尚未破落到沈约

所弹的东海王源家那种地步③ ,他本人进入寺院研

究佛教经典尚不失为一条暂时可行的出路。

梁王朝建立以后 ,刘勰进入仕途 ,但转了很大

的一个圈子以后 ,最后又回到了定林寺 ,晚年出

家 ,并死在那里 。 《梁书 》本传记录了他简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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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新唐书·柳冲传》:“过江则为侨姓 ,王 、谢 、袁 、萧为大。”

《南史·刘秀之传》:“传封至孙 ,齐受禅 ,国除。”是秀之一脉入齐

后亦已衰落。刘穆之的后代如刘详已被视为寒士 ,如上文所述。

详见《文选》卷四十《奏弹王源》。



履历:

天监初 ,起家奉朝请。中军临川王宏引

兼记室 ,迁车骑仓曹参军 ,出为太末令 ,政有

清绩。兼东宫通事舍人。时七庙饷荐 ,已用

蔬果 ,而二郊农社 ,犹有牺牲 ,勰乃表言二郊

宜与七庙同改。诏付尚书议 ,依勰所陈。迁

步兵校尉 ,兼舍人如故 。昭明太子好文学 ,深

爱接之 。

初 ,刘勰撰《文心雕龙 》五十篇 ,论古今文

体 ,引而次之 。其序曰……既成 ,未为时流所

称 ,勰自重其文 ,欲取定于沈约 ,约时盛贵 ,无

由自达 ,乃负其书侯约出 ,干之于车前 ,状若

货鬻者。约便命取读 , 大重之 , 谓为深得文

理 ,常陈诸几案。

然勰为文长于佛理 ,京师寺塔及名僧碑

志 ,必请勰制文。有敕 ,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

撰经。证功毕 ,遂启求出家 ,先燔鬓发以自

誓 。敕许之。乃于寺变服 , 改名慧地 , 未期

而卒。

萧梁代齐之后 ,刘勰进入仕途 ,他先是充当没

有实际职务的 “奉朝请 ”,很快就成为中军将军 、临

川王萧宏的记室。据 《梁书 》本传 ,萧宏进号中军

将军在天监三年(504),六年(507)夏迁骠骑将军 ,

然则刘勰到他手下专掌文翰当在此数年之内。天

监七八年间 ,刘勰参与梁武帝萧衍敕撰之 《众经要

抄 》的编纂事宜 ,佛教史著作仍称之为 “临川王记

室东莞刘勰 ”(《续高僧传 》卷五 《僧旻传 》);大约

就在《众经要抄 》事毕之后 ,刘勰 “迁车骑仓曹参

军 ”。他担任太末(今浙江衢县)令大约在天监十

年前后 ,而除仁威将军 、南康王萧绩之记室当在天

监十年至十六年之间 。刘勰何时兼东宫通事舍人

一职也很难确知 ,查萧绩(萧衍第四子 ,萧统之异

母弟)进号仁威将军时 ,为都督南徐州诸军事 、南

徐州刺史 ,其人不在首都;到天监十六年(517)萧

绩 “征为宣毅将军 ,领石头戍军 ”(《梁书 》本传),

刘勰兼东宫职事 ,很可能就在这一年 。

通事舍人一职掌呈奏案章 ,按照惯例 “皆取甲

族有才望者 ”(《梁书 ·庾於陵传 》),刘勰能得到

这个职务显然十分兴奋 ,于是在第二年上表言事 ,

建议南北郊祀不用牺牲 ,专用蔬菜水果 ,这一建议

深刻地符合萧衍的崇佛政策 ,所以立即 “诏付尚书

议 ,依勰所陈 ”。刘勰在政坛上终于崭露头角 ,很

快升迁为步兵校尉———任此职者多为名流 ———并

兼舍人如故。

刘勰在萧统东宫大约前后十五年 ,时间应当

说很长了 ,但他有许多工夫花在佛教的活动方面 。

他与萧统的关系大约不算密切 ,萧统最欣赏的文

人是刘孝绰 、王筠等人 ,刘勰没有进入那个核心的

小圈子。
[ 3]

到中大通三年(531)萧统去世 ,萧衍没有立萧

统的子嗣为皇太孙 ,而另立萧统之弟萧纲 ,于是东

宫的属官实行大换班 ,只留下一个通事舍人刘杳 ,

其余一律散去①。刘勰走投无路 ,奉敕与沙门慧震

在定林寺撰经 ,稍后他就在这里出家 ,很快就在这

里去世。刘勰在官场和宫廷奋斗求索了三十年 ,

最后又回到了他青年时代长期生活过的定林寺 ,

回到了他的精神导师僧祐的根据地 ,这大约是他

始料所不及也未必心甘情愿的吧。

三

僧祐(445 ～ 518)乃是齐梁时代极负盛名的高

僧 ,他是齐高帝敕封之僧主法颖的高足 ,又从律学

宗师 、曾亲自赴西域求过经像的法显问学 ,很早就

成为一代大师 。永明间竟陵王萧子良曾经多次请

他讲律 ,听众多至七八百人。僧祐又曾经奉齐武

帝之命往三吴(今江苏镇江以东一带)简阅僧尼 ,

俨然佛教界的领袖之一 。萧梁代兴以后 ,梁武帝

萧衍对他也极其尊重 ,凡于僧事有疑难都请他审

议决定 。临川王萧宏对他尤为尊重。天监九年

(510)出现了以头陀道人妙光为首的附佛外道(邪

教),萧衍即请僧正慧超和僧祐等名德出来审理此

案 ,论罪定刑②。僧祐又精通佛教的造像 ,许多大

的造像工程多由他监造 ,更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

响。刘勰追随于这样一位大师之后 ,在定林寺长

期研修 ,后来成了著名的佛教学者和文章高手 。

《梁书 》本传说 ,刘勰在僧祐那里十余年 , “遂博通

经论 ,因区别部类 ,录而序之 。今定林寺经藏 ,勰

所定也。”又说 “勰为文长于佛理 ,京师寺塔及名僧

碑志 ,必请勰制文。”杨明照先生引证《高僧传 ·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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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《梁书·文学传》:“昭明太子薨 ,官属罢。” “昭明太子薨 ,新宫建 ,

旧人例无停者 ,特敕留(刘)杳焉。”

详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五《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第四· 〈萨婆

若陀眷属庄严经〉》。



僧祐传 》并进而指出:“舍人依居僧祐 ,博通经论 ,

别序部类 ,疑在齐永明中僧祐入吴试简五众 ,宣讲

十诵 ,造立经藏 ,抽校卷轴之时 。僧祐使人抄撰诸

书 ,由今存文笔验之 ,恐多为舍人捉刀 ”
[ 4] (P393)

。

这里之所谓诸书 , 就是指 《出三藏记集 》、 《弘明

集 》、 《释迦谱 》、《法苑杂缘原始集 》、 《世界记 》

等等。

僧祐在刘勰的帮助以至代为执笔的情况下完

成的著作已有相当一部分亡佚 ,但 《出三藏记集》

十五卷 、《弘明集 》十四卷和 《释迦谱 》五卷还可以

完整地看到 。

其中最为重要的 《出三藏记集》是现存最早的

佛教经录 ,全书分四个部分:其一 ,缘记 ,简要地叙

述佛教典籍的结集和传入中国的过程 。其二 ,名

录 ,这里继承并发展了释道安 《综理众经目录》的

传统 ,用一种特殊的富于创意的目录学方法将东

汉以来中土所译的佛经(凡二千一百多部 ,四千三

百多卷)作了综合的记录和述评 ,先按佛典译出的

时间先后来排列 ,再按译者来分类 , 这就是所谓

“沿波讨源 ”,史的意识非常之强 。本书的记录十

分精细 ,除了按时代记录译人译经之外 ,还兼及各

地失译经 、疑经 、注经等方面 ,并注意记载同一经

典的复译本 、抄经 、伪经等等 ,分别注明其存佚。

其三 ,经序 ,搜集译本佛教经书的序目 、后记一百

二十篇 ,保存了大量的重要资料。其四 ,列传 ,为

佛经翻译家以及有关佛教学者三十二人(其中外

国二十二人 ,中国十人)立传 。总之 ,全书框架宏

伟 ,头绪分明 ,以译经为中心 ,熔佛经目录 、译经文

献与译人传记于一炉 ,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。

《出三藏记集 》撰录于齐明帝建武年间① ,入

梁后继续有所增补② ,书中记载佛教经典诸事最晚

的到天监十六年(517)③。

刘勰参加了此书的编撰 ,据日本学者兴膳宏

的研究 ,从运用词汇的习惯这一角度看去 , 《出三

藏记集 》的序言和书中若干篇章当出于刘勰的手

笔;全书常用的以名数统事理的方式 ,在 《文心雕

龙 》中也往往可以看到
[ 5] (P17-42)

。这些都表明两

书的作者为同一人。刘勰参加此书的编撰 ,一方

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,一方面也得到锻炼 ,提高了处

理复杂的研究对象的能力 。 《文心雕龙 》一书的撰

写年代与《出三藏记集 》部分重叠 ,前者书中很少

运用佛教词汇也许可以由此得到解释:他是把这

两部书分档处理的。

除了帮助僧祐著书编书以外 ,刘勰也曾用自

己的名义写了不少文章 ,所制之寺塔及名僧碑志

甚多 ,由于他本人的文集亡佚 ,这一类文章也大部

分失传了 ,例如 《高僧传 ·释超辩传》载:“以齐永

明十年终于山寺 ,春秋七十有三 ,葬于寺南。沙门

僧祐为造碑墓所 ,东莞刘勰制文。”《高僧传·释僧

柔传 》载延兴元年(494)僧柔去世以后 ,也是僧祐

“为立墓碑所 ,东莞刘勰制文 ”。这两篇碑志文今

已失传。天监十七年(518)僧祐圆寂 ,墓碑也是刘

勰撰写的 ,亦已失传 。刘勰所作的《钟山定林上寺

碑铭 》、《建初寺初创碑铭 》④等等也没有流传下

来。现在所能看到的直接署名刘勰的文章只有两

篇:《灭惑论 》(《弘明集 》卷八)、《梁建安王造剡山

石城寺石像碑 》(《会稽掇英总集》卷十六)。

《灭惑论》是刘勰现存唯一的一篇佛学论文 ,

它是针对当时的道士冒用齐代名士张融的名义杜

撰的 《三破论》而发的 。 《三破论 》强烈地反佛 ,指

出佛教危害极大 ,入国破国 ,入家破家 ,入身破身;

佛教是 “羌胡 ”异族的宗教 ,不合中国国情 。刘勰

的文章则痛驳此论 ,指出佛教不知道要比道教高

明多少 ,而且尽管佛教是由异国传入中国的 ,但这

一点并不足以成为信仰它的障碍 ,因为中外的道

理是一样的:

至道宗极 ,理归乎一 ,妙法真境 ,本固无

二。佛之至也 ,则空玄无形 ,而万象并应;寂

灭无心 ,而玄智弥照 。幽数潜会 ,莫见其极;

冥功日用 ,靡识其然。但言万象既生 ,假名遂

立 ,梵音菩提 ,汉语曰道 ……权教无方 ,不以

道俗乖应;妙化无外 ,岂以华戎阻情? 是以一

音演法 ,殊译共解 , 一乘敷教 , 异经同归 。经

典由权 ,故孔释教殊而道契;解同由妙 ,故梵

汉语隔而化通。但感有精粗 ,故教分道俗 ,地

有东西 , 故国限内外。其弥纶神化 ,陶铸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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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费长房《历代三宝记 》卷十五载:“ 《出三藏集记录》,齐建武年律

师僧祐撰。”

道宣《大唐内典录》卷十亦载《出三藏记集》,并云 “齐末梁初沙门

释僧祐撰” 。

本书卷八《解大品经序》注云:“此经东渐二百五十有八岁 ,始于魏

甘露五年至自于阗。”由甘露五年(260)下数 258年 ,为天监十六年(517)。

僧祐在《法集杂记铭目录序》一文中提到刘勰的这两篇碑铭以及

《僧柔法师碑铭》,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二。



生 ,无异也。

这一段话代表刘勰的基本思想。他有当时最

广阔的胸怀和眼光 ,看出了异质文化之间有着相

通的东西 ,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外来宗教的佛

教具有同样的价值。认清刘勰这一思路我们就能

明白 ,为什么他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,又那样五

体投地地崇拜孔夫子;为什么他既写了那么多佛

教文章 ,又写了儒家气息极其浓厚的 《文心雕龙》。

这种看起来很奇怪的情况在刘勰那里是完全一

致 、理所当然的。

《灭惑论 》写于何时 ,是在 《文心雕龙 》之前还

是其后 ?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说明 ,因此

有很大的争议① ,其实这个史料考辨问题即使无法

解决也无妨 ,因为这一文一书都是刘勰思想业已

成熟以后的产物 ,其间并无原则的差别 ,只不过因

为具体的任务不同 ,论述遂各有侧重而已 。

剡山石城寺造像是当年非常著名的佛教大工

程 ,早在齐永明四年(486)僧护经过剡县(今浙江

新昌)隐岳寺 ,见其北有十数丈高的青壁 ,认为具

有雕刻巨型佛像的良好条件 ,遂发愿造像 ,未成而

卒 。后有僧淑继承他的遗志 ,继续造像 ,仍然没有

完成。到梁天监十二年(513)建安王萧伟(梁武帝

萧衍的八弟 ,天监元年封建安郡王 ,十七年改封南

平郡王)为了给自己消灾去病 , 重新开始这一工

程 ,请僧祐监造 ,至天监十五年(516)大功告成。

僧祐将原先所凿之龛加高加深 ,在此中刻成一尊

高十丈的弥勒巨佛② ,龛前有三层台 ,并造门阁殿

堂 。整个工程气势极为雄伟 ,成为一代的盛事。

刘勰的 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 》用大量的

篇幅叙述石城山造像的始末 ,歌颂大梁王朝 “道铸

域中”的盛德和萧伟弘扬佛法的 “茂绩 ”,文字华丽

典重 ,与当时一般歌功颂德的文章大体相近 ,值得

注意的是其中关于僧祐的一段文字:

……以定林上寺祐律师德炽释门 ,名盖

净众 ,虚心宏道 ,忘己济物 ,加以贞鉴特达 ,研

虑精深 ,乃延请东行 ,凭委经始 ,爰至启敕 ,专

任像事。律师应法若流 ,宣化如渴 ,扬船浙

水 ,驰锡禹山 。于是扪虚梯汉 ,构立栈道。状

奇肱之飞车 ,类仙腹之悬阁。高张图范 ,冠彩

虹霓。椎凿响于霞上 ,剖石洒乎云表 。命世

之壮观 ,旷代之鸿作也 。初护公所镌 ,失在浮

浅 ,乃铲入五丈 ,改造顶髻。事虽因旧 ,功实

创新 。乃崖窟既通 , 律师重履 ,方精成像躯 ,

妙量尺度 。时寺僧慧逞 ,梦黑衣大神 ,翼从风

雨 ,立于龛侧 ,商略分数。是夜将旦 ,大风果

起 ,拔木十围 ,压坏匠屋 ,师役数十 , 安寝无

伤。比及诘朝 ,而律师已至。灵应之奇 ,类皆

如此 。

把僧祐形容得神乎其神 ,由此颇可考见他们

师弟之间亲密的关系 。碑文骈散兼施 ,凡叙事的

部分 ,散句比较多 ,因为这些地方用骈偶的句子不

容易说清楚 ,例如叙述建安王萧伟决定重新开工 、

终于建成的经过:

以大梁天监十有二年 ,岁次鹑尾 ,二月十

二日开凿爰始 ,到十有五年 ,龙集涒滩 ,三月

十五日 ,妆画云毕 。像身坐高五丈 ,若立形 ,

足至顶十丈 ,圆光四丈 ,座轮一丈五尺 ,从地

随龛 ,光焰通高十丈。自涅槃已后 ,一百余

年 ,摩竭提国始制石像 ,阿育轮王善容罗汉 ,

检其所造 ,各止六丈 。鸿姿巨相 ,兴我皇时 ,

自非君王愿力之至 ,如来道应之深 ,岂能成不

世之宝 ,建无等之业哉!

叙事简而得要 ,足见他散文的水平。写这篇

碑文的时候刘勰已经进入仕途十多年了 ,但他与

佛教界的联系还是如此密切。

四

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文章之外 ,刘勰还有一部

大著作《刘子》(一称《新论 》或 《刘子新论 》,又有

《流子 》、《德言》等异称),此书为 《梁书 》本传所未

载 , 《隋书 ·经籍志》子部杂家类著录十卷 ,指明其

书出于梁 ,已亡 ,未署作者为何许人 。但此书其实

未亡 , 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丙部杂家类著录十卷 ,明

确地记载其作者为刘勰 。后来的官私目录多有著

录 ,传世之抄本(最早者为敦煌写本 ,写成于六朝

之末或隋)、刻本甚多 。刻本之最早者为小字残宋

刻本 ,题 “梁通事舍人刘勰撰 ,播州录事参军袁孝

政注 ”。 《四库全书 》亦收入此书。今人有 《刘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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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杨明照先生认为此论作于齐永明间 ,早于《文心雕龙》,详见《文心

雕龙校注拾遗》 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,第 803页;王元化先生认为此

论作于梁 ,在《文心雕龙》之后 ,并据此来讨论刘勰前后思想的变化 ,详见

《文心雕龙讲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 ,第 27 ～ 52页。

《会稽掇英总集》卷十九有僧辨端《新昌县石城山大佛身量记》,详

细记载了这尊巨佛的有关数据 ,据说佛头就有一丈八尺见方。



校注》(杨明照撰 ,巴蜀书社 1988年版)、《刘子集

校 》(林其錟 、陈金凤撰 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

版),集其大成 ,便于取读。

关于《刘子》一书的作者 ,向有不同的说法 ,除

刘勰之外 ,又有北齐刘昼 、汉刘歆 、梁刘孝标 、唐袁

孝政诸说 ,而刘昼最为重要 ,唐宋时已有人认为作

者应当是刘昼。宋人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 》卷十

引用袁孝政 《刘子注序 》即认为是北齐刘昼撰 , “昼

伤己不遇 ,天下陵迟 ,播迁江表 ,故作此书。时人

莫知 ,谓为刘勰 、刘歆 、刘孝标作 。”刘克庄《后村诗

话 》引《朝野佥载 》则称此书为刘昼冒用刘勰的名

义所作 。 《刘子 》一书的著作权从此成了一个问

题 ,至今未能论定 。但《隋志》是以阮孝绪 《七录》

为依据的 , 《七录 》成书于梁普通四年(523),其时

刘昼尚幼 ,不可能写这么一部大书 ,所以我们赞成

王重民①、林其錟 、陈金凤②等学者的意见 ,确认此

书为刘勰的著作 。

《刘子》一书内容极其丰富 ,仅就反映刘勰本

人的心态这一点而言 ,其中就已经提供了非常值

得注意而且读起来极有兴味的材料 。例如 《刘子》

第四篇 《韬光 》写道:

物之寓世 ,未尝不韬形灭影 ,隐质遐外以

全性栖命者也。夫含奇佩美 、炫异露才者 ,未

有不以此伤性毁命者也……

周鸡断尾 ,获免牺牲 ,山狙见巧 ,终必遭

害 。由此言之 ,则出处之理 ,亦可知矣 。

刘勰本人终齐之世未尝出山 ,一味躲在定林

寺里精研佛教典籍 ,是不是也有一点韬光养晦等

待时机的意思呢 ? 又该书第二十一篇 《托附 》

有云:

夫含气庶品 , 未有不托附物势以成其便

者也……附得其所 ,则重不可浮 ,短翅能远;

附失其所 ,则轻羽沦溺 ,迅足成蹇 。

刘勰背负所著之 《文心雕龙 》手稿以干沈约 ,

大有托附物势之意其实就是依附僧祐 ,又何尝没

有托附之以成其便的味道? 既讲韬光养晦 ,又讲

托附物势 ,看似矛盾 ,其实相反相成 ,这里有一个

时机问题 , “屈伸在遇 ”(《刘子 ·通塞 》),时机未

到 ,姑且韬晦以待 ,时机一到 ,当托附合适的对象 ,

振翅高飞。刘勰虽精研佛法 ,而其内心深处与一

般士人固无所异也。

刘勰传世之作中之最重要者当然是他的 《文

心雕龙 》。此书的写作年代 ,据清人刘毓崧的考

证 ,当在齐末和帝时(501 ～ 502);范文澜先生进而

推定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(496 ～ 497);近人又

有认为当在东昏侯永元元年(499)者 。这样一部

大书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,统而言之曰成书于

齐末 ,反而会因为提法模糊而显得准确 。我们看

《文心雕龙 》评论作家作品基本上迄于东晋 ,刘宋

时代的情形亦偶有涉及(如 《明诗 》、《通变 》、《指

瑕》、《才略 》诸篇),而称齐代为 “皇齐” ,不作任何

具体的批评 ,采取回避的态度 ,便可以知道此书当

作于齐代 。但此书中也有梁代的痕迹 ,例如避讳

“衍”字③ ,估计这是入梁以后刘勰作了改动;这并

不影响此书撰写于齐末的基本事实 。

刘勰以 “文心 ”为书名的前半 ,既有中国传统

文化方面的承传 ,也受到佛教经典的启示 。 《文心

雕龙 ·序志》云:“夫文心者 ,言文之用心也。昔涓

子《琴心 》,王孙 《巧心 》,心哉美矣 ,故用之焉 。”涓

子就是《史记 ·孟子荀卿列传 》里提到的环渊 ,他

是老子的弟子 , 《汉书 ·艺文志 》著录其书十三篇 ,

属于道家;《汉志 》又著录属于儒家的 《王孙子 》一

篇 ,注明一曰 《巧心 》。二书均早已亡佚 , 《太平御

览》卷六七 ○引 《集仙录 》云:“涓子 ,齐人也 , 饵

术 ,著 《三才经 》,淮南王刘安得其文 , 不解其旨 。

又著琴书三篇 ,甚有条理。”所谓琴书大约即指其

《琴心 》。近年来出土之郭店楚简中透露出了一些

与涓子有关的信息④ ,但仍然不够清晰 。佛教典籍

中关于 “心 ”字说得很多 ,东晋高僧慧远与西域僧

人僧迦提婆共同译出 《阿毗昙心论 》,慧远在译本

序言中写道:“《阿毗昙心 》者 ,三藏之要颂 ,咏歌之

微言 ,管统众经 ,领其宗会 , 故作者以 `心 ' 为名

焉。”可知佛教以 “心 ”为根本;然则文心就是文之

根本 ,刘勰正是要从根本上来讨论文的问题 。

“雕龙 ”则表明刘勰对于美的追求 , 《序志 》篇

说:“古来文章 ,以雕缛成体 , (下转第 15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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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《敦煌古籍叙录》,中华书局 1979年版 ,第 182、186、218页。

《刘子作者考辨》,载《刘子集校》一书之末;又《再论刘子作者问

题》, 《中华文史论丛》 1986年第 4期。

《时序》:“位理定名 ,彰乎大易之数 ,其为文用 ,四十九篇而已。”按

大衍之数五十 ,这里特别改称 “大易”,明显地避萧衍的名讳。又书中提到

前代作家邹衍 、冯衍 、王衍时一律避用 “衍”字 ,都决不是偶然的。

详见饶宗颐《涓子〈琴心〉考———由郭店雅琴谈老子门人的琴学》,

《中国学术》第 1辑 ,商务印书馆 2000年 1月版 ,第 1～ 11页。



仅)得隐之皮貌 ,未得隐之精神;得隐之地位 ,未得

隐之性情。”
[ 8] (P245)

钟秀对陶渊明异于晋人 、一般

隐士 “独超众类 ”的 “自我 ”性情评述 ,洵为的论。

陶渊明是魏晋以来文人自觉的集大成者 ,他有抚

无弦琴 、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阮籍 、王羲之式的名士

风流;他挂巾归隐 ,正因为是隐士 ,也就成就了他

独善其身的 “自我 ”,所以他又有名士们所企慕的

文人隐士风流 。东晋政局和名士统治的短暂时

代 ,是陶渊明 “自我 ”个性得以酝酿 、成长 、张扬的

沃土与良机。在这方面 ,稍晚的谢灵运远没有他

幸运 ,谢灵运赶上的是寒族军阀统治的时代 ,那种

名士个性张扬的氛围也就不复存在。所以谢诗比

起陶诗来 ,要内敛得多了 ,他注重内在的感悟 ,自

我的迹象远没有那么强烈 ,景物描写也客观化了 ,

成了一种写实的描摹 ,终于导致写实山水在他笔

下的长足兴起。往后的谢脁比起谢灵运来更加内

敛 ,甚至不得不以牺牲文学为代价(“末篇多踬 ”)

来苟喘性命;鲍照 、江淹也都一个个因 “文高见

忌”,不敢张扬自我才行 ,只落得个 “才尽 ”的卑名 。

因而相比较起来 ,陶渊明不能不说是个不幸中的

幸运者。就算是 “天子呼来不上船 ,自称臣是酒中

仙”的 “谪仙人 ”李白 ,也有 “我独不得出 ”的苦闷

和放金还山的被迫驱逐 ,所以他最企慕陶渊明的

自我风流:“陶令日日醉 ,不知五柳春。素琴本无

弦 ,漉酒用葛巾 。清风北窗下 ,自谓羲皇人。何时

到栗里 ,一见平生亲 。”(李白 《戏赠郑溧阳》)、“梦

见五柳枝 ,已堪挂马鞭 。何日到彭泽 ,狂歌陶令

前。”(李白 《寄韦南陵冰 ……》)陶渊明的这种强

烈 “自我”的确感染着每个时代 ,令人羡慕不已 ,怪

不得鲁迅先生说:“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 ,实

在飘逸得太久了。”
[ 9] (P415)

正是就陶渊明的 “自我 ”

情性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感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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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第 10页)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。”刘勰热

烈地追求文学的美 ,当然这是被严格界定了的美 ,

与当下所流行者有着原则的区别。

研究 《文心雕龙 》早已成为专门之学 (“龙

学 ”),乃是学术界的热门 ,论著极多 ,在张少康等

先生的《文心雕龙研究史》一书(北京大学出版社

2001年版)之末 ,就列出了论文 2900篇 、专著 215

部 ,笔者也有一本书和若干论文滥竽于其中;但

《文心雕龙 》研究仍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之处 ,

那是需要另行专门加以讨论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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